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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联袂犯罪

威廉·弗·诺兰

守卫刚把他带进牢房我就注意到了他的鼻子。它使我想起了西兰诺那家
伙的鼻子，长得可以挂衣服。一见他那鼻子我就知道他是何许人了。诚然，
他的白手套不见了，他们还给他套上了像我一样的条纹囚服，还没收了他的
单片眼镜和魔伞——但我敢肯定他是企鹅。
倘若他的鼻子尚不足以表明他的特征，他那文绉绉的语言却使他的身份
暴露无遗。怪里怪气的。他说话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守卫把我们俩锁在
一起离开后，这个矮胖家伙开始上下打量起我来。
“你好，”我说，伸出一只手。“我是飞毛腿埃迪·吉丁斯。”
他没有理睬我伸出的手，说道：“似乎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把我们俩以同
室囚犯的身份撮合到了一起。既然我不得不与一个低等的罪犯分享这间臭气
熏天的屋子，我一定要坚守几条基本的规定。”
我对他所说的“低等罪犯”没在意，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但
他说的规定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冲他眨了下眼。“什么规定？”
“第一条，”他说着把我刚贴上去的美女玉照从墙上撕下来。“我不允
许无耻地展示一丝不挂的女性。取而代之的应是更体面的装饰物。”
他从衣袖里取出一轴长纸，展开，贴到墙上。这是一幅百鸟图，大小胖
瘦的鸟儿无奇不有。还有海鸥、鹰和猫头鹰，甚至几只红脖子的丑陋无比的
秃鹫也混杂其间。
“瞧！”他说，“我们羽毛朋友的壮丽阵容！”他又看向我。“第二条，
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起我主要敌手的名字。”
“你是指蝙蝠侠？”
他从牢房的一头扑向我，用他的尖鼻头朝我的胸膛猛戳了一下，我感到
很疼。
“永远别当着我的面提他，”他喝道。“虽然我天生的大腹便便，但你
会发现我在武术方面却颇有造诣。谁若对我发起挑衅，我将给他以重创，所
以不要惹我。”
“好吧，”我说。“我就不提你知道的那个人。”
“哦，这样一个高贵的自然生物居然被迫寄居在这等凄惨的所在，”他
边说边在我面前蹒跚地走来走去，像鸟用嘴修理羽毛似地抚弄着他的胸脯。
“游戏没玩好，”我耸耸肩。“我假支票伪造得好好的，后来被他们抓
住了。”
“第三，”他说。“沉默是金子。所以你不得与我说话，除非让你那样
做。像我这样的天才的大脑绝不能被愚蠢的猿猴的絮絮叨叨所污染。”
此话使我忿然。“嘿，你管谁叫猿猴？”
他冲我冷笑一声。“啧，啧，我亲爱的伙计，我只是实话实说。你的脸
眉骨凸出，鼻孔宽大，像只大猩猩。”
我瞪着他说：“瞧瞧你长的那副鹰钩鼻，还有脸评论别人的长相。”
他长叹一声。“我发现我们的对话枯躁无味，浪费时间。我要用我卓尔
不群的智慧设计出逃跑的方案。为了达此目的，我规定咱俩禁止交谈。”
“只要你乐意，我无所谓，”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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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足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俩相对无言。他大部分时间四肢摊开躺在床
铺上，闭着肥鼓鼓的眼睛，胖肚皮朝天拱着，好像吞了个篮球。可我知道他
没睡觉，而在思索。
一天下午，他突然从床铺上坐起来，说：“我已得出了一个令人生厌和
不快的结论，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我插翅也难逃出这令人悲哀的鬼地方。
为此请允许我问一下，你预期离开的时间是几时？”
“嗯？”我说，“我没懂你的意思。”
“我再重复一遍。你预计何时能从你目前被禁锢的状态下解脱出去？”
“你是说我什么时候能出大牢？”
“说得很准确。”
“还有 9个礼拜，”我说。“我的刑期不长。”
“妙不可言！”他说。“那我们两个月以后再说话。”
于是我们就这样过了下去，直到我要走出那座监狱的早上，他一直不跟
我说话。然后他突然开口了。而且他所说的令我大为惊讶。
“你出去以后，”他说，“去找一位叫纳克·奥鲁克的粗野的无赖。他
通常泡在码头附近的一个叫‘脏赛姆’的名声不佳的弹子房里。奥鲁克除了
大字不识几个外，倒是个靠得住的人。他会把你带到我的总部，在那儿你将
发现──”
“打住，”我说。“你到底想要干吗？”
“除了要你帮我从格特姆监狱里逃出去，还能干吗？”
“说出个理由，我凭什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把你从这儿弄出去？”
“因为，我亲爱的伙计，我俩是犯罪中的一对儿兄弟。”
“谁是你的兄弟，”我恶狠狠他说。
“啊，可惜你是，”他笑着，“不折不扣的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话向来准确无误。我俩在基因上是相连的。同样的血液在我俩的
血管中流淌。把我俩送到这个不协调世界上的是同一个丰饶的子宫，尽管你
被送出的时间稍靠后了点儿。”
“你是说我妈就是你妈？”
“一点儿不错。”
“那你还管我叫猿猴？”
“那是因为你的父亲，就是我父亲死后我们的妈妈又嫁给的那个人，不
幸地给了你一副酷似猿猴的嘴脸。我说这话可不带个人的憎恶色彩。”
“你戏弄我，”我说。
“没有，亲爱的兄弟，我没戏弄你。”
“真的？拿出证据来。”
“可以，”他点点头，同时用手把他的关节掰得咔咔作响。“我的名字
是奥斯瓦德·彻斯特菲尔德·科布波特。我爸管我叫奥兹，一个始终令我讨
厌的名字。自从肺结核把他从这个令人悲伤的世界除掉了之后，我妈妈又改
嫁了。她的新夫婿叫汤姆斯·吉丁斯，就是你爸爸。你，我的好伙计，是他
俩生的后裔。我们如今已经不幸地离开了人世的妈妈叫埃尔米拉·瑞德莉·科
布波特·吉丁斯。所以我俩是一个血脉。”
我惊讶地冲他眨眨眼。“那么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啰？”
“当然。”他把他的两只胖手放在他背后。“当我的翅膀被那个可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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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家伙剪掉，而且发现我被遣送到这个晦气的地方后，我通过小小的贿赂，
设法被分配到了这间囚牢里。我本想靠自己的本事逃出去，但若无法实现的
话（可惜这点已被证实了），我还可以求助于你的帮助。血比水浓，毕竟是
手足情嘛。”
我摇摇头。“我从不知道妈在嫁给爸前还有一个孩子。”
“我们的母亲为我感到耻辱，拒绝承认我的存在。她不容忍犯罪和罪犯。
你好像也步入了这条黑道，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
“你既然在外面有奥鲁克那个阿飞，”我问他，“还需要我干吗？”
“除了奥鲁克先生之外，我在外面还有好多人，”他说。“不过只有你
能驾驭热气球。”
他的把戏原来如此。他打探出了我的底细，知道我爸有个气球厂。我 7
岁时就上了气球，所以对玩气球门儿清。老爸以为我会继承他的生意，但我
妈一死我就在 14 岁时辍了学到江湖上闯荡了。也许正因为我是企鹅的兄弟，
我才成了一个骗子。鬼知道是不是遗传在做怪？
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在“脏赛姆”遇到了纳克·奥鲁克，他把我领进那
个到处都是鸟笼子和稀奇古怪东西的奇特地方，但由于我们时间紧，我没来
得及好好看看那个弹子房。
我去的目的是把我兄弟放在那儿的气球找出来，充上气，然后送到天上
去。气球的形状像只大企鹅，不过这不奇怪，因为我兄弟呆的地方都是企鹅
形状的东西。虽奇特却五彩斑斓。
我和奥鲁克坐在气球吊篮里，朝格特姆监狱飞去，正好在我兄弟放风活
动腿脚的时间落到了监狱的院子里。奥鲁克扳动速射枪的枪机，扫出去的橡
皮子弹打倒了两名守卫，我便趁机把我兄弟拖进气球吊篮里。塔楼上的家伙
把武器对准我们，但奥鲁克又扫了一梭子，将其打晕过去，于是我们便悠哉
悠哉地升上天空了。
企鹅就这样从格特姆监狱中逃了出来。
这活干得不费吹灰之力，易如反掌。说实在的，我心里觉得暖洋洋的，
在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感到孤独了。
有个兄弟真不错。
也许你对蝙蝠侠有些疑惑——他为何不坐着他的蝙蝠机追逐企鹅的气球
呢？原来在我们救出我兄弟的那天，蝙蝠侠在郊区正忙着搭救一名被一伙骑
摩托的家伙绑架的少女呢。我估摸我兄弟从监狱逃脱出来把蝙蝠侠气得够
呛，因为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弄进去。
他俩是宿敌，企鹅几次都差点儿用他的魔伞和其他玩艺儿让蝙蝠侠丧
命。逃出来后我们回到了我兄弟的秘密总部，他把他的魔伞拿给我看，有的
里面有利剑，有的可以发射毒箭，还有的只要它的金属头碰到你的皮肤就能
把你电死。有一把可以喷火，另一把可以喷出浓浓的烟雾，看得我目瞪口呆。
“你怎么能想得出这些古怪的玩艺儿？”我问。
“天才，亲爱的兄弟，纯粹的天才！我令人敬畏的发明才能简直大得无
边。”企鹅先生丢掉了囚服，又换上了他那身闻名逻迹的装束：单片眼镜、
白手套、蝴蝶结领结、大礼帽、燕尾服、黄马甲、紫色条纹裤和鞋罩。告诉
你吧，穿上这身行头他还真像只企鹅。
他大谈特谈他如何比关在格特姆监狱里的其他要犯“高贵”。“贫嘴不
值得一提，”他厉声说。“两面派是个大白痴；稻草人整个儿一呆傻；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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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笨手笨脚的蠢汉；疯兔是一疯子就更不必说了。至少我的稀世之才是被
那些新闻界的喽罗们承认的。”
他把一张《全球报）扔给我。大标题称他为“犯罪大师”，但使我震惊
的却是标题底下的一行字：

企鹅的兄弟设计出胆大包天的气球越狱

“他们怎么发现我俩是兄弟的？”我问。
“因为，亲爱的小伙子，是我告诉他们的。昨晚我给编辑挂了个电话，
透露了我们的血缘关系。这样一来，你再也不是无名鼠辈的飞毛腿埃迪·吉
丁斯了。你是全世界的人都羡慕的企鹅的兄弟！”
“是的，”我笑吟吟他说。“看来我是一举成名啊，嗯？”
“没错，亲爱的，说得对。”
“你下一个把戏是什么？”我问他。“不管你干什么，都算上我一份。”
“啊，我亲爱的埃迪，”他说着伸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指，一只金丝雀
便飞过来栖在上面，尽情地唱着。“我当然得让你陪我进行你所谓的我的‘下
一个把戏’了。这回你可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特权，可以亲眼目睹我是怎样行
动的。”
“妙极啦，”我笑着说。“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说罢他就去喂他的秃鹫去了。
这回我可以骄傲他说，我与黑社会建立了联系，对我兄弟的行动也了解
了不少，知道他一般偷窃与鸟有关的东西。他就是以此而驰名的，你知道。
因此第二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说周未格特姆博物馆将举办一次新的
珍宝展览时，我想他大概要抢劫一把。结果我猜对了。
“我怎么能放过这么一个大好机会呢？”他说。“看着吧，明天一早不
等太阳升过格特姆市宝塔的塔尖，猎鹰保证就是我的啦。”
他说的是一尊叫撒拉逊的金猎鹰，这只鸟身上有宝石、还有段悠久而充
满血腥味的历史。
报纸上说整个事情的经过可追溯到 1100 年，即狮心理查德国王和十字军
远征的年代。老理查德国王想从异教徒手里夺回圣地，但随他心意的赃物他
也不放过。当他从撒拉丁手里再次夺回雅发时，宝物之中就有一只金制的鸟，
从嘴到爪子还镶着一串宝石。这鸟就是撒拉逊猎鹰。
理查德返回英国途中，被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捕获，投进了监狱。金
鹰遂丢失，谁也不知它的下落。
这只宝鸟 100 年后又在丹吉尔出现了，为了争夺它又流了不少血。最后
它流失到了意大利，一个贪婪的意大利王子把它送给了他的情人。后来一位
土耳其古董商将鸟盗走，卖给了一个君士但丁堡的富佬。然而没过多久，一
个俄国将军杀死了富佬抢走了金鸟。总之，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这只金鸟被
人争来抢去，法国赴蒙古远征军中的一个成员还曾把它攫为赃物（但报纸未
提及后者发生的时间）。
人们为了它而互相残杀，最后这只鸟落到了一个叫基诺·古拉提的亿万
富翁手里。此人是纽约的一个收藏家，与黑手党有牵连。鬼晓得他杀了谁才
弄到了那金鸟。基诺在弥留之际决定把这尊鸟捐给格特姆城的博物馆，原因
是他在格特姆长大，想为他的家乡做点儿善事。所以博物馆就拥有了它。
如今企鹅也要介入这场争夺游戏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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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所有的资料，知道博物馆 24 小时都有卫兵把守，而且晚上对外闭
馆后，特殊警报装置就开始工作。
对企鹅唯一有利的一点是展出金鸟的展室夜间无人。可展室的地板安有
装置，只要脚往上一踩就有无数个警报器鸣叫，守在室外的卫兵就会冲将进
去。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套警报器，直接与 5个街区以外的警察局连通。展室
地板的敏感性极强，一只蝴蝶都能让警报器响起来（何况他们在博物馆的房
顶上也布了哨！）。
“⋯⋯再者说，”我告诉企鹅，“你别忘了蝙蝠侠也会潜伏在附近等待
你的出动。他可不蠢，肯定猜得出金鸟是你必夺的热手货。我倒有个主意，
哥哥。”
企鹅对我怒目横眉。“像你这样劣等的一般囚犯岂有给我这个大师级罪
犯提建议的资格，”他尖着嗓子对我说。“不过，看在你我同出自一个母体
的份上，我允许你说下去。”
“等上它两个月，等风声过去后再袭击博物馆。那时蝙蝠侠已撤了，你
的成功还不是手到擒来？”
“什么！”他惊愕地除下单片眼镜。“我？等着？玷污我盗窃世界珍宝
能手的名声而让别人大出风头？大家都期望我在周未发起进攻，我不能使世
人失望。”
“可这是疯想，”我反驳说。“他们肯定能抓住你！”
他笑笑，扶了扶他的单片眼镜。“啧啧，”他说，“我可是唯一一只不
易捕捉的鸟。不信就让他们试试，亲爱的孩子，让他们试试！”
正如企鹅许诺的那样，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抢劫。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兄
弟的确精明透顶。他所策划的抢劫耸人听闻，下面我把发生的细节叙述给
你⋯⋯
抢劫定在星期五晚上博物馆关门后开始。纳克·奥鲁克驾驭企鹅的气球
上天做为烟幕，我教他怎样放气好让气球飞到屋顶上空，然后怎样降落。我
们的意图是，探照灯将在空中发现他，等他降到房顶上时，50 来名卫兵就将
把他围住，枪口都对准他。他们会以为那是企鹅无疑。蝙蝠侠肯定也会到那
儿去对付他。等到他们看到那不是他们要找的人时，他们就会知道上当了—
—不过为时已晚。企鹅那时恐怕早已把金鸟弄到手了。反正企鹅是这样策划
的。至于他采用什么办法避开馆内的卫兵，以及怎样踏上安装了警报器的地
板把金鸟掠走，他没有告诉我。他只是说：“看着学吧，”这对我无所谓，
因为我喜欢意外的惊奇。
奥鲁克不愿意驾气球上天。“他们会开枪把我打下来的，头儿，”他粗
声粗气他说。“他们可能不会等我落到屋顶上，而我的身子又不防弹！再说
万一我想跳下去也没降落伞。”
“那样的高度降落伞不起作用，”我兄弟对他说。奥鲁克高大愚笨，极
崇拜企鹅，所以我兄弟信得过他。“至于说你的身子不防弹，我可以让你穿
上我的特殊防弹衣。你的头上可以戴上新设计的纤维头盔。它除了 10 毫米的
射弹外什么都能防。等你落到屋顶上，他们与你搏斗一番摘掉你的头盔发现
你是谁时，我早把他们的撒拉逊金鹰抢走了。”他发出了一串鸟样的笑声。
“我心里没数，头儿，”奥鲁克摇摇头。“我总觉得我会像个傻瓜似地
落到屋顶上。”
“别胡扯啦，孩子，”企鹅说。“你肯定会干得很漂亮，而且我担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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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伤着你那丑陋身子的一根毫毛。”
“他们发现我不是你还不得把我关起来？”
“凭什么？你在格特姆博物馆上空飞气球又不犯法。他们没法律依据是
不能扣留你的。”
奥鲁克比较愚笨，意识不到人家正想抓他呢，因为他曾用同一气球帮助
企鹅逃出了格特姆监狱。他兄弟拍他肩膀时他傻乎乎地咧嘴笑着。“做出个
好样子让我瞧瞧，奥鲁克。再往枪林弹雨中冲一次，亲爱的朋友！”
“好的，好，好！我一定不给你丢脸，头儿。”奥鲁克肮脏而胡子拉碴
的脸上流下一滴眼泪。
由此可看出企鹅说服人的本事。说实在的，这一幕令我有点儿恶心。
奥鲁克钻进气球上天后，我和企鹅乘着他的无声车朝博物馆奔去。这种
车颜色漆黑，跑在路上时寂静无声。企鹅改装了排气口，所以它静得像坟墓。
我们在鲁迪五金商店后面的一个地方停下，离博物馆还差两个街区。“从
这儿开始我们换骑两脚马，”企鹅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步行。他颇为得意
地歪戴着大礼帽，两眼放着光，心里特开心。
“我们不能就这么走着过去抢劫那鬼地方，”我对他说。
“当然能，”他对我说，“只要我们别走大道。跟我走吧，爱德华（他
只是在高度集中时才叫我爱德华，所以我知道我们要玩真的了）。”
他让我撬开一个下水道的盖子，我俩沿着一截铁梯子下到地下通道。那
条通道直接通到博物馆底下。
“警察肯定知道这条通道，”我说。“出口处保证有卫兵。”
“当然有卫兵，”他点头说。“但卫兵不是问题。相信我。”除了他永
不离身的魔伞，他一个肩膀上还挎了个帆布包，但里面装的什么我一无所知。
然后我们来到了通往上面博物馆地下室的梯子旁。企鹅把一只戴着手套
的手指搁到嘴唇上。“别出声，爱德华，游戏开始啦！”
我可以听到我们头顶上传来的说话声，那里至少有两名卫兵。
企鹅小心翼翼地登梯而上，我紧随在他身后。我手无寸铁，可他告诉我
我用不着武器。正像他说的，我对他完全信任。
最上端是带有圆窟窿的格栅。我兄弟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小型呼吸面
具。他把其中一个递给我，另一个罩在他的长嘴上。我把我的那个也戴上。
接着他把魔伞的金属头捅过格栅，按了一下伞柄上的饰钉。随着一阵咝咝的
声音，一道蓝色浓雾喷了出去，在我们头顶上的屋子里弥漫开来。我们听到
大口大口的喘气声，然后是身体扑通倒地的巨响。
企鹅笑笑，把格栅推开。“跟我来吧，亲爱的兄弟！”
地下室的地上横躺着 3名卫兵，像孩子似地呼呼大睡着。我惊愕地看到
他们都戴着防毒面具！
“他们都戴着防毒面具你怎么还能把他们毒晕呢？”我问。
“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问题。我在过去的恶作剧中常常使用毒气，这点
格特姆当局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猜想这里的卫兵可能会戴着保护面具。我
的办法再简单不过：我准备了一种效力极强的新气体，可以穿透普通的防毒
面具。这不，你已目睹了我辉煌的成功。”
我仍感到迷惑不解。“那我们戴的面具呢？”
“绝对安全。我研制的新催眠雾对我俩无效。但千万小心不要把面具摘
下来，亲爱的心肝。还有更多的法律捍卫者等着我们把他们送入睡梦之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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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呢。”
事实果不其然，每当我们遇到卫兵时，我兄弟就用魔伞让他们倒地而睡。
最后我们摸到了主展大厅的门外。熟睡的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有两
个还呼噜打得震天价响。
门是钢条做的，你能看到在展室中央那尊金鹰放在一个钟坛的下面。天
花板上的一根铁梁使金鹰闪闪发光。
“啊⋯⋯就要到手啦。”企鹅感叹一声。“传说中的宝物正等着我呢。”
“就算你能溶化那些钢条，我们也不能进去，”我说。“我们的脚一踏
上地板，大祸就降临了。报警装置一响，我们跑不出 10 步，城里一半的人就
能赶到这儿来。”
“说得对，”他说。“所以我们不进屋。”
“那你怎能得到金鹰呢？”
“我不会亲手把它从那里拿下来，”他说。“这任务我交给了我那些长
羽毛的朋友们。”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两只鸟，两只眼睛上覆盖着羽毛的鹰。它们金属的身
体反射着过道里的灯光。
“它们靠遥控飞行，”我兄弟对我说着又从包里掏出另一样东西——一
个顶端有按钮的小盒子。“我要用这个指挥它们，瞧着！”
两只鹰轻松地钻进钢条，朝装在玻璃罩里的金鹰飞去。
企鹅正得意洋洋之际，我们听到从屋顶处传来枪声。是奥鲁克！
“他们正朝他开枪！”
“当然，”企鹅说。“我料到他们会开枪的。”
“可要是他们打破了气球，奥鲁克就得摔死！”
“沉注气，爱德华。这儿的活儿还没完呢。我最精彩的行动尚未实施呢。
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
我不开口了，我不愿意去想倒霉的纳克·奥鲁克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企鹅操纵着遥控器，第一只鹰将其利爪扣住钟坛，把它拔起，另一只鹰
利索地把宝物抓了起来。尔后两只鹰又朝我们的方向飞来。
“从钢条中间过不来，”我说。“金鹰太宽了。”
“你曾说过我有熔化钢铁的能力，”企鹅笑着说。“不错，这正是我马
上要做的。”
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激光笔，将光束对准第一根钢条。光束就像
刀子切黄油似地把钢条锯断了。眨眼之间，我兄弟就把金鹰弄到了他戴手套
的手里。
“我的啰！”他尖着嗓子说，跳起了轻快的舞步。“噢，多奇妙啊！撒
拉逊金鹰属于我啦！”
不料此时蝙蝠侠闯来了。过道一头的门被突然撞开，蝙蝠侠如同闪电般
朝我们扑来。他没被房顶上的假象所迷惑。老蝙蝠侠可不那么蠢！我看过他
的照片，但都没能反映他的真实面貌。我是说这家伙简直是个大力士的体魄，
一身黑服装下面都是肌肉。
“企鹅！”他厉声道。“你的阴谋破产了。在格特姆城我们可不把金鹰
白送人。”
这时企鹅的动作令我感到很有意思。他把金鹰扔进他的包里，一只胳膊
勾注我脖子，然后将他那像刀刃一样尖的魔伞头顶住我的肋骨。“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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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你就得力这个孩子的死负责！我的伞尖上涂着一层致命的东西，瞬间就
能渗入心脏。我警告你，站远点！”
蝙蝠侠迟疑着，攥紧了拳头。他因怒目横眉，所以我无法看清他的眼睛，
但我知道它们在燃烧着怒火。
“我还想以我进到这座建筑物的方式出去，”企鹅说。“如果你想横加
干预，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得死。他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你手中。”
我一点儿不恐慌，因为我知道这是使我俩脱身的招数。我知道他不会真
的伤害我。
“最好照我兄弟的话做，”我对蝙蝠侠说。
“他不是你兄弟，爱德华，”穿黑衣服的反犯罪斗士说。“企鹅没有兄
弟。”
“可恶的蝙蝠畜生在说谎！”企鹅嚷道。
“我没有，企鹅先生。你一贯是个说谎的骗子，”蝙蝠侠反驳说。“我
说的是实话。”
我蓦地相信了他。我一直在给一个头号混蛋当枪使。企鹅想不出越狱的
主意时，他就以“兄弟”为诱饵蒙骗我，让我助他一臂之力。我真是个十足
的白痴！
“你利用我就像利用倒霉的奥鲁克一样！”
“这又怎么样？”企鹅嘲笑着说，同时勒紧我的脖子。“像你们这样的
傻瓜天生就是被人利用的。”
一听这话我怒火中烧，用我右胳膊时狠狠朝他臃肿的肚皮撞去，趁他后
退呻吟时，我弯腰躲到他伞下，从他肩膀上抢下了帆布包。我得到了金鹰！
企鹅迅疾把手伸进外衣里，掏出一把 0．45 口径的自动枪。他朝蝙蝠侠
射击，身披斗篷的蝙蝠侠趔趄着后退了两步，一只腿跪在地上。鲜血从他头
部一处骇入的伤口喷涌而出。
“我的行为诡谲的蝙蝠朋友，”企鹅咯咯笑着说。“再让我给你补上一
枪，免得你忍受痛苦。我用不朽诗人的话为你祝福：‘再见，甜美的王子，
让天堂中的天使为你吟唱安眠曲！’”
他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把帆布包抛至一边，朝
枪口扑去，用胸膛挡住了 0．45 口径步枪的大子弹。子弹钻入我左肩下方。
我立刻觉得过道里的灯在我周身旋转起来，我眨眨眼，尽力从晕眩中清醒过
来，看到蝙蝠侠正痛击他肥胖的对手。他的拳头处处都击中了要害，就像浓
黑的潮水一般向他泼去。
接着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医生对我说我会度过险关的，企鹅的子弹没打中我的心脏。我很快就能
恢复健康。
这篇文字就是我在格特姆市立医院的病床上口述的。记录的人是《全球》
的一名记者。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叫维基什么（我对别人的姓一向记不住）。
企鹅再度被投入监狱。这次他恐怕再也出不来了。但愿如此。依我看，
他活该在里面烂死。纳克·奥鲁克死了。他是从屋顶掉下来时摔死的。他实
在是个一生没好运的可怜的失败者。
蝙蝠侠倒没什么，那颗 0．45 口径的子弹只擦破了他的头皮。昨晚他还
到医院来看我。
“我用计算机查看了企鹅的家谱，”他对我说。“你死去的妈妈阿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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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丁斯从没嫁给过企鹅的父亲。那纯属是捏造。其实他妈妈还活着，是
个寡妇。所以你血管里根本没有科布波特的血液。”
“知道这些太好啦，”我说。“这回我可以正直地做人了。说不定从狱
里出来后，我爸还能让我再回气球厂呢。”
“你不必坐牢了，爱德华，”蝙蝠侠说。戈登局长己对州长说了，因为
你救了我的命，将得到大赦。”
“哇，”我叫道，“好极啦！”
“祝你好运！”蝙蝠侠说，然后他黑色的身体一抖就从窗户钻了出去，
消失在了黑夜中。
嗯，这场疯狂的恶作剧至少教会了我一件事⋯⋯联袂犯罪的兄弟并不都
有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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